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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傳統中解套
考古家的「新」使命

2012/03/26 . 專欄 . 倫理戰爭文化遺產考古遺址

作者: 江芝華

剛出刊的美國考古學雜誌（Archaeology）中，有一篇報導介紹著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煤礦開採地Blair Mountain的社區
考古學，看著文章裡描述我研究所時期的B同學如何與當地社會運動者合作，積極推動當地的社區考古學及阻止煤礦
公司的大規模移山運動，忽然把思緒又帶回到數年前的校園裡，我們倆在實驗室裡的討論。

當時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，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，爭論戰爭的必要性，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
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，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。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
遺物，不論是博物館內的蒐藏抑或是具有重要〝文化意義〞的考古遺址，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
方單位，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，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，〝訓練〞軍人〝認識〞考古文物，負起考古學
家〝專業〞的責任。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，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，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
的本體論、道德觀及其政治性。

〝文化遺產〞（cultural heritage）的這個概念是一個當代社會的建構，當代人對於文化遺產〝價值〞的賦予源自其
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是在特定脈絡下產生的，對於積極與軍方合作的考古學家而言，其所定義出來的〝重要〞文化遺產
反映的是另一個形式的西方價值觀下所認識的〝過去〞，對這些考古家而言，他們對其所定義下的特定〝過去〞負責
，忽略了深究這個所建構出的〝過去〞所處的脈絡關係，而將其視為中立的存在，為獨立於現在的存在，就像在面對
深厚的考古層位時，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區塊的地層內，而無視於不同地區、層位間交互相疊、綿延連續的複雜互動。
更遑論再深究，對於當地人而言，什麼才是〝重要〞的文化遺產呢？或者，他們眼中的〝文化遺產〞為何呢？

身為考古學家的樂趣之一，便是在於透過人類各種物質層面的證據來探索這漫長歷史過程中，不同人類關係如何建立
、鞏固、斷裂及再重建。這樣的過程是跨越時空界線，可以充滿無限的浪漫想像，而更珍貴的是，人類的存在不分性
別、種族、宗教、社經地位等，皆會或多或少的在這有形的世界留下其線索，而考古家透過其特有的研究方法，可以
一步一步的掀開這些過程，這些故事訴說著人類社會的各種可能性，挑戰了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，尤其是單一物件常
常呈載超過單一個人甚至是數個社會的故事，是無法適用於單線的當代及過去的二元界分。

考古家Yannis Hamilakis（2009）便指出，〝考古學者所處理的不單是過去人群所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，更是處理現
存的人群及物品（things）及其彼此間無盡互構的過程〞， 因此，〝考古學者得責任不是在於面對一個抽象概念的過
去或是考古學家用物質遺留所〝建構〞出來的過去，考古學家的責任應該是在面對現存的當代社會，一個融合了多元
生物或非生物共存的現在，並對一個符合道德性及社會正義的未來負責。〞

也因此，考古家是怎樣也無法置身當代社會的脈動之外的，也由於清楚知道可能所受的限制，必須更明確承認自己的
限制，揭示自己的立場，運用本身特有的知識系統，對這個當代社會提出更多的可能。就如Blair
Mountain這個計畫所顯示的，這個計畫的開端是由於當地的煤礦開發商計畫把Blair Mountain的山頂移平以利開採煤
礦，這種大規模開發的計畫只是再一次顯示出資本家的貪婪，不在乎對於環境的破壞，不在意這樣的開發方式可能對
於當地勞工市場的威脅，無視於Blair Mountain本身在美國工業發展、勞工運動等的歷史意義，因此一場結合了考古
家、勞工團體及環保團體的社會運動便在當地展開。而身為考古學家的B同學，不但招集了學校的同學們從北美西岸
飛到東岸去協助考古工作，更進一步改變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，從研究人類早期狩獵採集聚落到歷史考古學中的戰
地考古學（battlefield archaeology），並思索社區考古學的重要性及可能性。對於〝傳統〞考古學者而言，一個距今
不到一百年，出土的遺物則是玻璃瓶、彈頭、錢幣、鈕扣等近代遺物的〝遺址〞，可能不太具有〝文化遺產〞的價值
，然而對於其他考古家而言，透過這些物品及考古脈絡，我們所看到卻是20世紀初，一群生活在極有限物質條件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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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礦工如何展開及面對這一場激烈的勞資戰爭，一個在文獻歷史紀錄上不太有發言權的人，透過了這些真真實實存在
的物品，留下他們的故事，而他們故事的價值不但在於對於這段歷史的見證，更成為當代人再一次面對大資本家壓迫
時，反抗的動力及助力。

考古學從來不曾置身於當代世界之外，只是你選擇承認或否認這項事實，而考古家的研究便反映了其面對這項議題的
態度，考古學也不是對現代社會毫無影響，而是考古家是不是自己放棄或忽略了這份獨特的社會影響力。我們對於過
去的詮釋不但深受我們對現在認識的影響，更深深影響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。歷史考古學家Mark
Leone便曾直接說，〝我的研究便是思考如何運用考古學來改變社會，使之成為一個更具社會正義及民主的環境。〞
他積極的批判考古學如何被當代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所影響，忽略了特定人群的歷史，更透過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去
訴說非裔美國人早期的生活，這段曾經被忽略卻刻印在土地上的歷史。

由於一篇雜誌的報導，讓我想起好久未聯絡的朋友，想起當年一起閒談的種種，當時在那小小實驗室內的兩個研究生
，一方面為手上具〝千年價值〞的日本繩紋陶片繪圖，一方面討論著遙遠的伊拉克，取笑、質疑著彼此研究的價值，
看樣子，他不但找到熱情之所在，更找到與這個社會的連接點，而我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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